
晚 清 筝 家 尹 鸿 兆
尹 其 颖

帝

我的祖父尹鸿兆先生
,

生于清光绪八年 响
。

记得
,

我童年时常偎依在祖母的身边
,

一八入二年
,

租居承德
,

后迁居海城
, 是辽 聆听她追述祖居承德的往事

,

她面带平时不

南遐迩驰名的世传中医
。

他除潜心医学之外
,

大常见的笑容指着祖父的这张遗照侮每把我

尚善筝
、

箫
,

也喜翰墨
、

文物
。

他悉心收藏 引向神话般的境界 承德双塔峰 的 绝 顶 擎

我国古币千余枚
,

著有《普仁堂细筐古币录 》 天 ,棒植山的雄奇挺秀 ,大乘阁中参天耸立的

两卷
。

在他的书斋中
,

善本
、

古籍
、

名人字 大佛 , 慈禧大宴群臣
,

歌舞吹弹之声彻夜不

画
、

明清陶瓷琳琅满 目
,

尤为引人注目者乃 绝 “一
。

从祖母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人胜的

中堂北壁正中楠木雕花几案上陈放的古筝和 诗谣
,

仿佛是一幅朴实无华的民 族 艺 术 长

洞箫
。

这两件乐器是早年在承德行医时
,

一 卷
,

以亘大的魅力吸引着
、

喃育着我那幼小

位热河行宫 承德避暑山庄 中 的 伶 人 惠赠 的心灵
。

的
。

他对筝
、

箫爱之如命
,

操习诚无一 日中 祖父尹鸿兆在承德以艺会友的音乐生活

断
,

为 口外之一代筝家
。

他在堂 屋 中 自书 更使我向往
。

那时
,

每逢盛夏
,

承德永丰社
‘不可一 日无筝箫耳

”条幅 为铭
。

他 接 受 我 常聚会他的一些知音好友
,

弹奏
“

清音
, 以渭

国传统的音乐美学思想
,

推崇昔乐对人类
、

暑纳凉
。

他们轻弄繁弦
,

缓吹笙箫
,

音韵清

社会所产生的教化作用
,

虔信
“

诗书序其志
,

绝
。

正当我跨步童年
、

对世界上的一切美好

礼乐纯共美
”
的论点

,

认为音乐可以纯洁和陶 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时
,

祖母的故事仿佛是

冶人的美德和情操
,

故书此条幅以顿其功
。

一叶轻舟
,

在烟波浩渺之中把我悄悄地渡往

不幸
,

一九二 年残冬邻家起火
,

大火 练竹管鼓之乡
,

使我与昔乐艺术结下了不解

在呼啸的北凤中如走火龙
,

顷刻间火舌舔噬 之椽
。

了半条街
,

祖父多年的心血竟付之一炬 沉 东北光复之后
, 日本人留下了许多十三

重的打击使他呻吟在一片劫灰之上
,

年仅三 弦筝
,

我欣然廉价买了一台
,

但却不知如何

十八岁就离开了人世
。

在这次大火中
,

唯一 操弄
。

五十年代初
,

祈杨雨森先生 已故 引

幸存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张他的摄子一九 九 荐
,

幸得曹正先生能
“

不辞重拂筝 上 尘
,

指

年的照片
。

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他端坐在珍 下清筝济济人
” ,

从此使尹氏门中的筝 艺 后

爱的古筝前
,

肃然操弄着筝弦
,

凝眸遐思的 继而有人
。

神情说明他沉醉于旋律的意境之中
。

一九五三年
,

我做为一个音乐工作者 ,

一张先辈留下的遗照
,

诚然可谓是珍贵 趁在承德演出的机会走访了数位世居承德的

的纪念品 , 但对我来说岂止如此
,

这张遗照 长者
,

从而了解到祖父故居永丰社一甲的所

在我选择终生的事业上发挥了决 定 性 的 影 在和有关夕清音 昔乐的情况
。

据说操弄者告

尹其颖系尹鸿兆先生之孙
,
生于一九三三年

,

现为中央民族乐团独奏演员
,
北京古筝研究会理事

。
他善于

博采众长
,

勇于探索 , 为古筝双手演奏多声部乐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
。
他于一九五七年国际民族器乐比赛中荣获

金质奖章
,
为祖国哀得了荣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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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陶然自娱之雅士
,

从不接受邀聘
。 “

清音
”

使用的乐器有琵琶
、

月琴
、

三弦
、

筝
、

琴
、

胡琴
、

笙
、

管
、

笛
、

箫等 , 演奏时多者十几

人
,

少者三
、

五人
。

据《燕岩集 》所记
,

清行

宫中
“

燕乐
”

所用乐器
“ ⋯⋯乐律举皆高亮

,

如出天上
,

无清浊相济之音
,

告笙
、

箫
、

胡
、

百
”

之讴谙
,

其苦不可言状
。

人民的血汗给

喜峰口外的峰峦壑谷增添了六艺之芳润
,

这

六艺之花无疑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

产
。

令人痛心的是
,

在鬼魅横行的十年浩劫

中
,

许多灿烂的民族文化在嘈杂叱咤的
‘

破

四旧 刀声中被毁于一旦
。

幸而只有十年劫难
,

否则华夏古国文化将被彻底葬念
。

笔者撰文
,

仅为通过一位酷爱昔乐

艺术的中医 —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
—展示一下我国五千年民族昔乐文化
赖以流传

、

繁衍的根
、

源和土壤而已
。

一九八二年六月供稿

尹鸿兆先生遗照

笛
、

钟
、

磐
、

琴
、

瑟
、

筝之

声
。 ”宫中

之钟
、

臀
、

瑟等诸

器
,
为祖

父辈民间

组织演奏
“

清音分时

所不用
,

可能是造

价昂贵无

力购置的
照片背面 碌故吧

。

一九七九年
,

承德文化局清宫
“

燕乐
”

整

理小组
,

搜集整理 的
“

清昔
”
曲 谱 有 十 八

首
。

如 破乌江渡 》
、 《小凉州 》

、 《七星落 》
、

《梅花三弄 》
、 《浪淘沙 》等

。

这些曲谱作为研

究清代燕乐罕见而珍贵的资料
,

已引起看乐

研究工作部门的关注
。

清主朝在承德地区修建离宫
,

人民沦遭

茶毒的摇役
。

在民间流传着
‘
入次一千 , 出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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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及美化形体等工艺方面
,

花了很多精力
。

乐器作成后
,

第一位把它搬上午台
、

赋予它技

术
、

艺术生命的音乐工作者是当时上海民族

乐团的王俊亭同志
。

后来
,

又根据一些使用

者
、

作曲者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的改革
,

从而

才使这套乐器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
。

一九六

一年
,

我被调离中央人民广播民乐团之后
,

在那里这项工作由王仲丙
、

杨竞明同志继续

进行
。

他们改革的三十六键中昔排笙
,

到今

夭也已历经二十年光阴了
。

四
、

改革成效

这套乐器用于乐队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

果
,

既丰富了色彩
,

又加强了民族风格
,

特

别在管兹乐器之间还能起到一种难得的琪充

与谐调作用
。

这一套笙
,

还可以 分 声 部 重

奏 , 也可以与民间多种吹管乐器结合
,

组成

新的民族吹奏乐队
。

此外
,

它们还在传统小

笙推广应用共鸣筒及苗族传统形式芦笙的改

革方面起到促进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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